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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骀荡东风扫雾霾，江山万里正重裁。

千家竞甩贫穷帽，万户同开喜乐怀。

逐梦神舟游宇宙，推波航母慑狼豺。

全民拥抱新时代，温暖阳光沐九垓。

二

紫气东来五彩悬，沧桑巨变史无前。

太空建站惊寰宇，水底燃冰震海川。

打虎拍蝇风气正，搞星揽月庶民欢。

欣然阔步康庄路，续写神州锦绣篇。

三

革新策略万千条，华夏复兴掀浪潮。

港澳回归圆夙梦，山河守护砺刀。

大桥跨海全球诧，火箭腾空国力骄。

欣喜醒狮昂首立，再无宵小敢喧嚣。

四

春潮涌动千帆竞，开放迎来百业兴。

林立琼楼呈画卷，纵横带路闪霓虹。

社风稳定邦基固，经济繁荣特色浓。

放眼山川皆锦绣，全球瞩目看腾龙。

这些年

留在世上的长辈越来越少

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

那些走了的先人

我仍能听到他们的话语

触摸到他们的笑容

但我永远无法向他们诉述

只留一些记忆还回荡在空中

微信上说 二姑住医院了

微信上又说

老人今日上午刚刚出院

看着她出院时的照片 我落泪了

凡是长辈我都会一一失去他们

包括我的父亲母亲

还有手机上微笑着的二姑

老宅窑洞里的陈旧物件

都掖满了那些先人的灵魂

致扭曲的父亲

父亲 你的腰是扭曲了

像一张弯弓朝向泥土

弓上搭着的箭簇呢

我四处探寻它们射程内的归宿

父亲 你的臂是扭曲的

像两弯张开着的镰刀

你一生都期待收割

老来仍是双臂挥舞 两手空空

父亲 你的腿也是扭曲的

像山林里的两条藤萝

很难想像这一双弯腿

如何能撑起生存施给的重压

于是 我明白了直木难活的道理

一遇弯曲必要向其肃立施礼

并会聆听它们骨子深处龟裂的声音

深山柴门访贫

老人 您有几个儿子

不多 两个

都还在您身边

一个死了 一个为逃活命卖了

那您眼下单身一人

还有一个 老人拄拄拐杖

我要靠它养老 送终

又是枣儿红了的时候，摘一颗放在嘴

里甜津津的，不禁勾起我小时候酸酸的回

忆……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上一个贫瘠而偏僻

的小山村，我出生在一个窝大十口的穷家

庭里。六七十年代，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童

年的记忆里只有一个清晰的字——饿！好

在我家的周围——脑畔、院畔长着不少的

枣树，白露节过后，枣儿一天红比一天，饥

饿的困扰暂时得到了解除。

枣还不全红的时候，我们家的枣就特

别好吃。脆各生生，甜各津津，一点儿也不

夸张。清晨或阴雨天，你来到树下，摘一颗

放到嘴里，咔嚓咬一口，满嘴甜津津的，那

个甜吆，只有亲口尝了才能感受到，我的表

达水平实在难以形容。我只能这样保证:
你站在树下不断摘不断吃，手摘的还赶不

上口吃的呢。而且走的时候，口袋里肯定

还要装的，因为这枣子呀，越吃越好吃的。

农家秋天无闲人。枣红了，秋也收开

了。下午放了学是四点左右吧（那时不是城

市作息时间），大人们都在地里收秋，母亲天

黑了才回家做饭，肚子早饿的咕咕叫，可还

得上地帮忙，比如搬玉米、刨红薯山药、摘豆

角等农活。于是先爬到枣树上吃一气，再摘

上两口袋，一边往地走，一边咔嚓咔嚓地吃

着。等帮着收回来，饭还没做了，再摘些枣

子边吃边去上晚自习。收秋这段时间，晚饭

常常在下了晚自习以后才吃。

中秋节前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

收秋工作进入了紧锣密鼓的阶段。“割谷打

枣刨高粱”。那时候，往往是先打枣，因为

迟打一天就消耗很多的。靠近树底的枝

上，早被人们吃光了，吃的特别凶的。根本

等不得枣结绵了再打。再说，那时候照看

枣也是挺麻烦的事，而且也惹事端。过路

人、小孩子，总要摘的吃呀。因此，枣一红，

就噼啪噼啪地敲打。枣儿打回来了，母亲

总会在夜里把好的枣穿成串，一串串的挂

在窑洞马面上。那年头，挂在马面上的红

枣串可以象征着这家人家的殷实程度的。

谁家挂的多，谁家就是好日月。在我们村

不是家家都有枣树，我们是本村人，祖上留

下不少枣树的。那枣串一直挂到冬天才

收，等收的时候，枣子干的像石块了，可味

道仍超好吃的，酸甜酸甜的。

次点的装在框子里挂在天窗上或屋檐

下，剩下的晾在墙上、房顶等地方。母亲特

别会处理枣子的，她会把不绵的枣子倒在

炕上，或装在袋子里放到炕上，不几天那枣

就蒸熟了，甜甜的实在好吃。放学回来，等

不上饭就抓几把枣子充充饥。这样一直延

续到冬天，枣儿彻底干了，全部归仓了才吃

不到了。

母亲常说:枣儿顶饿了不定饱。饿了

吃一气，饭熟了，照样该吃多少还是多少。

在哪饥饿的年代里，枣子实在是救“饿”恩

“人”啊！

在自家村里怎也好说，可后来我去离家

三十多里的金家庄中学读书，那枣儿更是与

我结下难忘的情缘。那时候我们住校生活，

上学的时候要带干粮的我们家很穷，连正顿

饭都吃不上，那有什么干粮可带！可是到了

秋天的时候，就有红枣回回带的。而且我们

的校园里也有好多颗枣树，校长是郭秉升先

生，郭校长不代课，成天看护校园里的蔬菜

和枣子，枣红了的时候，学校管理的特别严，

不用说学生们不敢偷吃，就连教师们也不能

随便吃的。曾记得有几个高年级的男生下

晚自习以后偷吃枣，不知怎就让郭校长发现

了，全校开大会，都做了检查，实在怕人的。

那时候，学生一有问题，最怕开会，最怕做检

查，那可是莫大的耻辱啊！根本不像现在的

教师动不动就叫家长……

我们上学的时候，金家庄中学闻名遐

迩，虽然有高中班，也有初中班，好几百人

的大校园，学校秩序井然有序。等到枣红

了，郭校长组织师生打枣，捡枣 ，最后分

枣。我记得枣捡好后，所有师生都有份，每

个学生分一瓢，倒在坐位上，我们都可以津

津有味地吃一气。

我们是住校生，金家庄本村的，和附近

的学生是跑校的，一到这个时候，我们住校

的肯定要巴结跑校的，因为他们每天都会

带枣来的。我听说我们学校有一任校长，

他上学的时候，家里也是特困难，他的一个

同学是跑校的，每天来的时候会给他带一

口袋枣，帮他度过饥饿关。后来他当了校

长以后，一直照顾他的老同学在学校烧锅

炉呀看大门等活……

虽然我们家房前屋后有些枣树，能打

些枣子，但枣干了归仓以后谁也不能随便

吃了。有时母亲为了鼓励我们做家务活，

可以给我们一两把吃的。还有时比如在学

校得奖了，母亲也会奖励的。

又到枣儿红了时候，满山遍野的，可现

在的人们早已不那么喜欢吃了。即使吃也

是三颗两颗的，尝尝味道，小孩子们也不稀

罕了。那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吃不够啊！

近些年枣儿变不成钱了，人们放弃了

对枣树的种植和管理，枣子红红的，绵绵

的，胖胖的，一直挂在树枝上，无人收拾，直

至寒冬腊月仍孤零零地挂满树枝……

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仍然保持着深深的

红枣情结。前年的红枣倒了，去年的至今

仍保存着，今年的又红了，我们还会收拾，

好要保存的。

因为我与红枣有情缘！

这是初冬早晨带着霜的几

片叶子，静静的，静静地躺在草

坪上。你看看，有的仰面躺着，

有的趴着睡着，有的还叠加在

一起倒着，非常随性，也非常洒

脱，就像是一群刚刚征战归来

的士兵。这不得不让我们有些

肃然起敬。它们在春天的时

候，春风尽管有时候裹挟着黄

土，甚而至于还有寒流和霜雪，

空气中也常常弥漫着一股股焦

化厂散发出来的二氧化硫浓浓

的味道，但是，它们却坚韧不拔

的生长着，终于，让街道边，河

岸上，公园里，绽放出了一点点

绿绿的亮色，让人们终于闻到

了春天浓浓的味道，闻到了生

命不屈不挠的味道。

就这样，叶子进入了烈日

炎炎的夏天。尽管有时候干渴

难耐，连续数日甚至数月没有

一滴降水，但是，叶子总是在一

天天的成长着。个头变大了，

颜色变深了，慢慢的还织出了

经纬，勾勒出了叶脉，就像一幅

天然去雕饰的画作，让炎炎夏

日里终于有了一片片、一道道

知心的绿荫，遮风挡雨，装点山

河。有时候，甚至化作了调皮

孩子和少女们的头饰，这更丰

富了叶子美的使命。

时间很快，秋天不知不觉

的就来了，叶子的颜色也开始

变得越来越淡，由黄而泛白、

泛灰、泛褐，进而悄然告别了

枝 干 ，静 静 的 飘 落 到 了 草 坪

上，庄稼地里，街道上甚至还

有 屋 顶 上 ，河 面 上 。 这 个 时

候，叶子同样是好多摄影师追

逐的模特儿，甚而至于因此多

了些带有诗情画意的那么多

好听的名字：银杏大道，梧桐

小径，柿子园，槐树坡……尽

管名字让人生发出一股股流

连忘返的酸意，可依然不能阻

挡 它 们 回 归 大 地 的 脚 步 ，因

为，它们清楚，自己的谢幕跟

出场是一样的，根本不需要什

么仪式，更不需要什么别人的

赞美。

正因为如此，一片普普通

通，平平淡淡不打眼、常常被人

忽略的叶子，才如此灵光，如此

美丽、如此难以忘怀。

念奴娇·辞秋

长风万里，望繁花敛秀，新寒相

约。洗却云烟晴不尽，吹皱一湖寥

落。枯叶飘零，残枝弄影，犹叹欢愉

薄。三秋将暮，暗生些许怯弱。

曾醉硕果沉沉，桑田颜色，闲咏

清平乐。岁月匆匆情已倦，华发徒

增何觉？汾水神游，太行驰梦，纵把

心漂泊。杏林深处，一怀高意如昨。

蝶恋花·夜思

谁把新愁流碧水？月下风清，

一饮芳樽醉。梦醒深宵窗独倚，楼

高闻得虫声碎。一剪柔情鸿雁寄。

漫卷诗笺，心驻芬芳地。望断重山

云又起，繁华尽散尘烟里。

在我曾经住过的小区里，有一

位老人，每天从我的窗台底下走

过，我不敢看他，却又每每用眼角

余光急切地搜寻。只因那低着头

脚步匆匆的背影，像极了我的父

亲。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十二年

了。十二年来，我们的生活日趋恬

静，但怀念和感伤总是经意或不经

意地突袭而来。

龙应台先生有篇短文《共老》，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记忆犹新。

她写道：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

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

另一端可以有三十米之遥。阴天

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

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

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每次读

到这里，都有一种想写父亲的冲

动，却每次忆起，还有生生不息的

痛像信念一样根植在心底挥之不

去。于弟弟，于我，父亲像雨树，用

他不经意撒下的细雨，用他的一言

一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影响着

我们。

父 亲 出 生 于 一 个 军 人 之 家 。

我的爷爷是革命烈士，大伯二伯也

都是军人，大伯还曾参与过解放太

原战役，父亲虽没参军，但他的身

上俨然有着军人的血性，耿直倔

强，刚正不阿。父母双亡后，他就

被过继给自己的叔叔做了儿子（也

就是后文中我要讲到的后来一直

照料我长大的最疼爱我的爷爷）。

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为了省钱

没有念高中而是选择了就读平定

师范，就读期间，利用课余时间翻

山越岭给煤矿背碳挣取学费，读书

的手愣是日积月累磨出了厚厚的

茧子，坚韧的脊梁却始终挺直如青

松一样。

参加工作后，在晋中地区革委

会工作了 8年，1971年吕梁建区时

毅然返回家乡，在他无比热爱的这

片故土上奋斗了一辈子，两袖清

风、一腔正气，留给我和弟弟的没

有多余的片瓦加身、财富几贯，却

用他的的严与爱，慈与善，值得我

们用一生去回忆去践行，他告诉了

我们姐弟俩太多做人的道理，比起

那些看得见的身外物，这才是受用

一生不尽的财富。

还曾记，饭桌上不成文的规矩

延续至今。从我记事起，每逢吃

饭，第一碗饭都是盛给爷爷的，第

一张饼也是烙好了让爷爷先吃，饭

桌上年长者不来坐谁都不许先坐、

不动筷子谁都不许乱动，哪怕你已

经饿得前胸贴后背。吃饭不许吧

咂嘴发出声音、不许敲碗筷、不许

拿筷子在盘子里乱夹菜，吃饭不许

讲话交谈，在外吃饭不许打闹大声

喧哗，不许剩饭浪费粮食、吃多少

盛多少。爸妈因为单位经常性出

差，全国各地跑，带回来各种各样

地方名吃。每次回来分配，爷爷那

份总是最多的，弟弟虽然年纪小，

不会多分一点儿给他，言传身教告

诉我们从小要尊重老人。渐渐长

大，我比弟弟更多懂得的还有一

点：爱护年幼者，于是会把自己的

那一份再分一些给他。

说 起 家 规 ，还 有 件 事 不 得 不

提。小的时候不懂事，当时照看我

长大的爷爷耄耋之年垂垂老矣，腿

脚也不灵便了。而我却正值青春

期，少不更事还执拗任性，见不得

人唠叨。有一次，我坐在小板凳上

洗脚，爷爷善意地一直叨叨我，告

诉我能这样不能那样，终于把我叨

叨烦了，我就低低嘟哝了一句：知

道啦，烦不烦呀。爷爷耳背没听

到，爸爸听到了。过来就踢了我一

脚，并逼着我给爷爷道歉。那是我

记忆里唯一的一脚，因为我的不尊

重老人。那一脚，让我印象深刻没

齿难忘地记住了：“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美德，

不可逆。

还曾记，1992 年春天，父亲去

北京学习，学习结束时正值我和弟

弟放假，我们就和司机师傅一起去

接他回家。那是我和弟弟第一次

到首都，第一次坐地铁。那种兴奋

雀跃永远都在。也就是那次，父亲

用实际行动给我们姐弟两上了一

堂生动的社会道德课。地铁到站，

车厢空荡荡的，我们都有座位。随

着一站一站的停靠，车厢渐渐拥挤

起来，这时候，上来了两位 60 来岁

的老人带着一个孩子。以前书本

上接触过让座的内容，但对于一个

连公交车都没有的小城来的我们，

自 然 是 不 懂 得 第 一 时 间 站 起 来

的。这时，比那两位老者小不了几

岁的父亲”蹭”地从座位上站了起

来，让座给他们，我和弟弟慌了，也

跟着站了起来，于是，两位老者连

同小孩坐下了，我们父子三站了一

路。这期间，父亲没张嘴说一句

话，就用实际行动以身作则让我们

更深地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至今，我都

保留着一看见老人小孩就下意识

站起来让座的习惯，习惯使然，做

了，就像做给爸爸看一样，心里坦

然。

还曾记，父亲在市中院工作的

时候，上下班习惯以步代车。有一

天中午，一推门兴冲冲让我看他手

里拎着的东西，说路上有个勤工俭

学的吕梁师专学生拦住他给他推

销洗头水，他看着那孩子可怜，价

也没还就买下了，让我试试好不好

用。我轻轻用手一抠，上面的字就

掉了，心知这是碰到假的美其名曰

勤工俭学的假冒大学生了。但不

忍打击爸爸就没说，爸爸看穿了我

的心思，说：“真假无所谓，没有实

在不能行的困难，谁愿意去骗人

呢，是吧？”……这件事，成了我和

爸爸的秘密，没有告诉妈妈，当然，

那两瓶所谓洗发水，我们当了其他

用途。小小的善举，就那样住进了

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还曾记，父亲教会了我生活要

有仪式感。有了仪式感，你才能懂

得珍惜生活。我曾经写过一篇小

文，有感而发现在随着物质的丰

富、仪式的精简，让过年变成了日

历上沉闷而面目模糊的某一天。

真的是无比怀念我们家的贴春联

最佳组合——我和爸爸。爸爸写

的一手好字，小的时候，家里的亲

戚朋友街坊邻居的春联都是爸爸

自己写。写完待浓浓的墨汁味散

去、晾干，就开始贴春联。只我们

父女两配合默契一个前边麻溜儿

地刷浆糊一个后边儿紧跟着贴春

联唯恐天寒地冻浆糊被冻干粘不

牢。爸爸哼着小曲儿端着小板凳

前边开路，我拿着小笤帚、抱着浆

糊桶、扛着春联……那鲜活生动的

画面，真的是极具过年仪式感的。

还曾记，父亲对工作一丝不苟

的 态 度 长 久 的 影 响 着 我 们 姐 弟

两。他还在政法委工作期间，所有

的讲话稿都是自己牺牲了休息时

间用钢笔一笔一划手写出来，再让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誊抄，直到现

在，爱民都会说笑自己的一手好字

都是当年帮爸爸誊抄讲话稿练出

来的。在中院工作时，经常忙得顾

不上吃饭、顾不上回家，一加班有

时就是通宵，让同事们都回家休息

了，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清清廉

廉一辈子，一腔正气、两袖清风。

这种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姐

弟两，兢兢业业干工作、踏踏实实

过日子，虽然平凡，但活得丰满。

还曾记，父亲住院期间，执意

要从特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说不

想给医院添麻烦，一个人占用一个

套房，说里外两间能住好几位需要

救治的病人。直到临终前的那个

下午，他还不肯给医院添麻烦，非

要从医院返回家中，那天的天气也

仿佛应景般出奇地冷，雨夹雪淅淅

沥沥下了一天，除了我揣着明白装

糊涂以外，其他亲人都已在做准

备：父亲，这是要去了。护士们也

终于忍不住哭作一团，护士长哽咽

着拉着他的手说：你会没事的，不

要走，我们都陪着你。我的泪，在

这种感动与心痛中终于不可遏制

地奔涌出来……回到家已是下午，

瘦骨嶙峋的父亲不断地变换姿势

想要舒服一点，凳子上已经铺了厚

厚一床被褥还硌的他喊疼，，我陪

在他身边，用濡湿的泪眼想要记录

他所剩不多的点点滴滴。父亲低

低地唤我要烟抽，从来闻到烟味就

深恶痛绝的我照料他的这几个月

来为了给他点烟早已做到了吞吐

自如，我拿出一根烟就着打火机点

着，深吸了一口却呛在喉咙里连连

咳嗽，递到他颤颤巍巍的指间，再

把他的手挪到嘴唇跟前，此时的他

却连把已经放进嘴里的烟吸一口

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力地低垂着

头，紧闭着眼睛。我知道他又坐累

了，于是又把他从凳子上小心翼翼

挪到了床上。看着曾经伟岸的父

亲此刻像个瘦弱无依的孩子更像

无根飘摇的浮萍靠在我的怀里，即

使哭也要背着他的我终于大哭着

说：爸，不要吓我，你要好起来。他

用低到尘埃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对

我说：孩子，别怕。这是他留给我

留给我们大家最后一句话，只有我

一个人听到，只有四个字……这段

记忆是我最深的最不想提及的，但

用于纪念父亲，这是最好的方式。

一个老人小小的善，旁人都坦受感

动。父亲给予我们的，是全世界。

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渗透进

骨子里的点滴记忆平实而温情，让

我每每忆起，每每泪目。父亲，就

是这样一个人，朴素而正直，良善

而不阿。

是为记，是为怀念，是为永存。

刺 绣

云烟如海雾追虹，针刺青山绣碧空。

心梦随情寻趣味，精微之处夺天工。

剪 纸

纸上飞刀趣味生，巧心灵转落花樱。

今逢青梦思鸣鹭，昨夜西窗一剪情。

东 山

午后东山品古茶，盘龙路上惹云霞。

秋霜不懂花衰痛，偏问红儿去哪家。

墨 韵

昨夜凉风扰墨流，空斋醉梦慕茶悠。

人生不过闲来客，唯有丹青万古秋。

文水 子

声声风雨扰云稠，赛社迎神更醉秋。

雄鼓惊魂思夜语，金 洒泪盼丰收。

秋 思

月明丽影夜朦胧，独照寒宫瘦泪容。

且锁娇眉寰宇望，他乡之处有孤灯。

思 乡

梦中常有思乡泪，琴韵荷香空落杯。

又忆桥头鱼味醉，不知谁与我同回。

忆 父
——写于家父作古十二周年之际

□ 孙凌

红枣情结
□ 张建平

改革开放四十年颂
□ 成绛卿

词两首
□ 王彩萍

诗歌一组
□ 赵

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我的那些长辈（外两首）

□ 吕世豪

落 叶
□ 薛锐铭

由于工业园区建设，老家

的房子要拆了，村里的干部来

电话通知，拆迁的项目、面积、

标准已明确规定，只需在拆迁

表上签个字。接到电话，我没

有丝毫犹豫，好的，没问题 我

大力支持。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觉得

还没有给老娘说这件事情，那

可是父母亲一生的积蓄啊！随

即拨通了老娘的电话，电话那

头老娘不加思索的说，好啊！

拆吧！

电话那头没有了声音，我

以为老娘挂了电话，良久，只听

见老娘叹了一口气说“拆吧，那

可是我一生的心血盖起来的，

儿子，带我回去再看看吧！家

里还有舀水的铜瓢，那可值钱

了，还有大瓮，还有……”老娘

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我还有

事呢，妈，一两天带你回去看。

星期天，一大早起来，老娘

就打来电话，要急着回村里看

看，一路上，老娘打开了话匣子

“你可知道我养了多少头猪攒

钱盖起来的？”记得小时候，老

娘在村里喂猪是出了名的，院

子的猪圈里时常能听到猪叫，

老娘每天起早贪黑的打猪草，

拾掇猪圈，每天吃完饭的面汤

都要给猪拌猪食。有一次邻村

的几个人半夜跳到猪圈里把我

家的猪偷走了，气的老娘病了，

躺在炕上一个礼拜不起来。每

年到了腊月里请了村里的人帮

忙杀猪卖钱，那是老娘就高兴

又难过的时刻，高兴的是杀猪

卖了钱又能攒盖房子的钱，难

过的是看着自己从小养大的猪

撕心裂肺叫声感觉好可怜，每

次杀猪老娘都躲在厢房里一个

人哭。我却是最高兴的时刻，

因为可以吃肉了，兴高采烈的

围着杀猪的叔伯，帮这帮那，不

亦乐乎！

搬进新房子住的时候，可

算是风光了一把，安着双层窗

户，家里面都是白炽灯，硬化了

的院长干干净净，墙面上是五

颜六色的水刷石，矗立在村子

的中央，熠熠生辉，在八十年

代，已经算得上是一流的水平，

邻居们都赶来帮忙，街门上贴

着红红的对联，人们出出进进，

都竖起了大拇指。

回了村里，老娘迫不及待

的进了院子里，带着我给我一

一介绍着，到了客厅，看见了父

亲的遗像和牌位，老娘的眼睛

湿润了，哽咽着“你可怜的大，

辛苦了一辈子，没有享福就走

了，真是命苦啊！去把你大的

遗像和牌位擦干净，咱们带回

孝义吧，”母亲对随行的三姐四

姐说。一会儿摸摸柜子，一会

儿摸摸瓦瓮，这个房间看看，那

个房间摸摸，看着每一件旧家

具，老娘都恋恋不舍，抬起头看

着房顶的燕窝，燕子啊，明年回

来就窝也找不到了，谁能给燕

子捎个信啊！老娘再一次忍不

住老泪纵横。我知道老娘在乎

的并不是拆迁补偿的问题，其

实她也一天念叨着说，拆了吧，

20多年没有住人了，拆了好。

我知道，让她老人家心里

不忍的是自己的一生辛劳，那

是一种情节，那是一份牵挂，那

是一缕乡愁，那是一丝心灵深

处的隐隐的伤疤。

老娘对着父亲遗像沉默了

一下，我知道她是在对父亲说

“老头子，咱们的房子要拆了，

我带着你的遗像和牌位回孝义

的家里，请你放心。”

我拉着老娘的手，心热热

的，眼湿湿的，四姐抱上父亲的

遗像，轻轻的踏着岁月的足迹，

抚摸着醉人回忆，充斥在血液

里的不忍与无奈，悠悠的风起，

再次重温着儿时的乡音。

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别了，老家
□ 高志钢


